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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个坏女孩

圆源岁那年，我大学毕业，爱聘到南方一家杂志社从事编
辑和记者工作。由于我文学根底扎实，工作勤奋努力，很快便

博得了领导们的信任和重视。

不久后，邻近的一个叫下川镇的镇文化站办了一个文学

创作辅导班，邀请我们去讲课。领导们开会商量后决定派我

去。

下川镇又叫下川岛，是一位于南海之滨的小岛屿，距陆地

有几十公里路程。岛上山青水秀景色优美，水产丰富海鲜繁

多，来岛上旅游度假的游人一年四季络绎不绝。旅游业的兴

旺，带动了全岛的经济发展。如今岛上居民物质生活丰富了，

也不忘精神文明的追求。岛上热爱文学创作的青年很多，所

以小镇文化验站就牵头办了这个为期一个月的文学创作辅导

班。

我上岛以后，镇文化站黄站长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将我安

排到宾馆住下。

我休息一天后，就开始上课了。

课堂设在镇文化站的礼堂内，报名参加辅导班的人还真

不少，男男女女济济一堂，有近百人，大部是学生和社会青年。

第一天上课，有位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身材高挑，容

貌漂亮，皮肤白皙，身着一条黑色长裙，长发披肩，额前轻轻飘

着一排淡淡的刘海。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面，安安静静，从不

与人交头接耳，默默地听课，做笔记。这样一个青春亮丽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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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却偏偏有一脸饱经沧桑看透红尘般的淡漠表情。

我留意了一下她的学习卡片，看到了她的姓名：李若诗。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女孩！从第一眼看见她起，我就这样

想。时间证明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位叫李若诗的女孩总喜欢穿着一条

黑色的长裙来上课，总喜欢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面，默默无

闻。别的女学员都有男朋友送来接去，而她却总是形单影只

的一个人，她总是在上课前一分钟到达教室，总是在我宣布下

课以后第一个走出教室。她总是这样来去匆匆，淡如烟云，不

着痕迹。她的眼睛很大，但去总是雾蒙蒙的一片，看上去似乎

包含着无限忧伤与衰怨。但是她的课堂笔记却是全班做得最

好的，她的作业也总是全班完成得最出色的一个。

我猜想这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女孩，她背后一定有些不

为人知的故事。但是我却没有想到，她的故事竟这样出乎我

的意料。

那是我到下川岛后第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备好了第二

天的课，准备去外面走走。

外面月色很好。我踏着皎洁的月色在细软柔和的沙滩上

散着步。海风阵阵，涛声不绝，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咸涩味

道，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大海的气息。

沙滩上听海观月散心的人很多，俊男美女，三五成群，笑

语不绝。我正陶醉其中，忽然从阴暗处闪出一个满脸腮胡的

大汉，在我身边压低声音说：“老板，要不要小姐？”

我一时没回过神来，他却又把手向后招了招，立即有个身

着低脑黑裙袒胸露臂身材高挑长发披肩的女孩从后面走了过

来，人未走到，一股刺鼻的香水味就已熏得我直皱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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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把那黑衣女郎推到我面前说：“老板，让这位小姐陪

你吧。她是沙滩上有名的黑玫瑰呢。”

我这才明白过来，脸色不由绽得通红，抬头一看那位“黑

玫瑰”小姐，不禁吓了一跳，这不是李若诗吗？

这时李若诗也看清了我，脸也红了，头垂得低低的不敢出

声。

我“啊”了一声，掉头就跑了。

我曾对掩藏在这个奇怪而神秘的女孩背后的故事做过多

种猜测，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最终竟是这样一个结果。

我心里忽然有种受骗的感觉。

回到宾馆躺在床上想一想，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她又

没向我承诺过什么，甚至这么久了她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过，又

有什么好骗我的呢？

但不管怎样，我心里仍有些怅然。

第二天，李若诗照样如往常一样来上课，依旧是一身黑

裙，依旧来去匆匆，好像我昨天在沙滩上看见的那个坏女孩根

本不是她一样。

下课后，我匆匆收拾好教材走出了教室。

“岳老师，请等一等！”忽然，身后一个清亮温柔的声音叫

住了我。

我回头一看，居然是李若诗。

她在后面快步赶上我，胸色微微发红，递给我几张稿纸

说：“我昨天写了一篇稿子，麻烦你帮我看看好吗？”

我点点头说：“没问题。”

回到宾馆，我躺在床上展开她的稿子读起来。

这是一篇带有纪实性质的小说。小说说的是一个出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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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边上的女孩，被一个名叫大头的老乡以带她出来找工作

为名骗到下川岛强迫卖淫。女孩多次逃跑，均被大头追回，并

遭到大头一次比一次惨烈的摧残与毒打。他还以她家人的安

危来威胁她，不许报警。两年之后，大头忽然给了她一些路费

叫她回家。女孩回家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已身染性病，而且

相当严重已经没有了救治的希望。她因此遭到家人和乡亲们

的唾弃。女孩越想越悲愤，最后决定要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

之前亲手杀了大头以报自己失身之仇。于是，她再一次来到

下川岛，骗大头说身上的病已经治好，因受不了亲人们的冷嘲

热讽，所以再次投奔于他，重出江湖。大头相信了她，把她留

在身边，继续将她当作摇钱树。而那女孩呢，总是带着一把锋

利的匕首在身边，侍机杀死大头，便一直没有机会下手⋯⋯

小说写到这里，便没有了下文。

小说的文笔虽然有些稚嫩，但却真实感人，我读过之后，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下课后，我本想叫住李若诗谈一谈。但我刚一宣

布下课，她却就已收拾东西匆匆而去，我只得作罢。

晚上，我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去沙滩找她。

沙滩上依然很热闹，人很多，我找了很久也不见沙滩黑玫

瑰李若诗。我有点泄气，这时那个络腮胡男人又神出鬼没般

出现在我跟前：“老板，一个人多寂寞，我叫个小妹来陪你好

不好：？”

这次我没有摇头拒绝他，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大汉忙向后招了招手，黑暗中立即有一个穿着暴露性感

的女郎一摇一摆地向我走了过来。我看了一眼，有些失望，摇

头说：“我要找的不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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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谁？”

“李若诗。”

“哦，原来是来找我们黑玫瑰的，她现在已经有客人了，

是一个台湾佬。”

我有些发急，说：“我、我就是要她。”

那大汉以为我是“黑玫瑰”以前的熟客，眼珠一转说：“你

要找她也行，不过得多出一半价钱。”

我咬了咬牙说：“没问题。”

当我把三百元钱交到那大汉手里之后，他很快就把李若

诗带到了我跟前。

看见了，李若诗显然吃了一惊。

我不太自然地说：“我、我们去走走吧！”

她无言地点了点头。

我们默默地走到一个无人的僻静之所，找了一块干净的

地方坐了下来。

这里已经离热闹的沙滩很远，加上又有远山挡住星光和

月亮，所以人迹罕至，光线昏暗。

我刚一坐下来，就听见身后有阵!!""的声音，回头一
看，不由大吃一惊：不知何时李若诗已将自己脱得一丝不挂，

修长苗条白皙优美的胴体正平躺在草上地。

我忙站起身道：“你、你干什么？”

她幽怨地道：“你花那么多钱找我来，不就是为了要我这

身子么？来吧，我会让你快活的。”

我又气又急，真想冲过去扇她两个耳光。但是我还是克

制住了自己。我背对着她，绽红着脸说：“你把衣服穿好吧，

我今天来找你，只想跟你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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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感到有些意外，又是一阵!!""的声音，我听见她已
穿好衣服，这才转过身来，在她身边坐下。

她挨近我，一脸的媚笑，问我：老板，你想谈什么？”

我正色说：“李若诗同学，你应该称呼我为老师。”

她怔了一下，脸忽然红了，现出一丝羞涩的神情，无言地

低下了头。良久，她才低声说：“对不起，岳老师，我是个坏女

孩。”

我看了她一眼，说：“李若诗同学，你交给我的那篇稿子

我已经看过了，写得不错，很有警世意义。我想再改一改，拿

回杂志社看是否能发表出来。”

“真的么？”

她不由又惊又喜，忙拽着我的胳膊问：“我的小说真的能

够发表出来么？”

我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真是太好了！”她高兴得拍手跳起来。那兴奋莫名地

模样，与其他文学青年得知自己的处女作要发表时的模样没

什么区别。

我知道她是个好女孩，只不过是误入歧途沦落风尘罢了。

我愈发坚定了心中要救她出火海的决心。

待她再次坐下来之后，我才轻轻地的问她：“小说中那个

主人公、那个身世悲惨的女孩，是你的写照么？”

一听这话，她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悲愤而又痛苦起来。

她咬牙道：“那不是我的写照，那个女孩其实就是我呀！”

“就是你？”

“是呀，我十八岁就被大头———就是每天晚上带我们出

来招揽生意的那个满脸胳腮胡的男人骗到下川岛强迫卖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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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他忽然开恩放我回家去。回到家我才知道自己已

身染性病，无药可救。我悲痛万分，亲人们的冷嘲热讽更是像

撒在我伤口上的盐水，令我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但是，我就

是死，也不能放过将我推进火坑的仇人，于是我又回到了大头

身边，骗他说我的病已经完全治好了。现在，我做梦想一刀杀

了他，但却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我气愤地道：“朗朗乾坤，竟有这样的事发生，真是天理

不容。”

李若诗接着说：“这样的日子简直生不如死，就在我几乎

就快挺不下去了的时候，忽然在报纸上看到了文化站举办文

学创作辅导班的消息。也许你还不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写作，

读书时还发表过几篇作品呢。从那时开始我就做着自己的作

家梦，但后来这美好的梦想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做我们

这一行的，主要是晚上出来工作，白天却整天无所事事，加上

这次我是自愿来的，大头也不怕我再逃跑，看管得不是很严，

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文学辅导班。”

我问她说：“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她过了半响才长叹一声说：“事到如今，我也没什么好打

算的了，只希望能在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亲手杀了大头这

个混蛋。”

我听了，皱皱眉头，深感担忧地说：“杀人是要偿命的，你

杀了他，自己也逃不脱法律的制裁。为这种人抵命太不值得

了。”

她看着我说：“要不然还能怎样？”

“你有没有想过报警，让法律来制裁他。”

“可是法律是需要讲证据的。大头这个人做事很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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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根本没有任何把柄落在我们手中。如果去告他，弄不好还

会被他反咬一口呢！”

我想了想说：“再陪明的人，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你再

仔细想想看他有没有落下什么罪证？”

李若诗想想说：“没有。”

“有没有什么帐本之类东西？”

“帐本？好像是有一本，里面记着他手下二十多名小姐

每天接客人数和收入。”

“这就是了。”我一拍巴掌说：“只要拿到他的帐本交给公

安局，他再狡猾也没用了。”

她点点头说：“那倒也是，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他一向都把那本帐本收得很严密，除了他自己，别

人是很难拿到的。”

我说：“再难也得试一试呀！”

她点点头，说：“好吧，我试试看，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让这

个坏蛋再坑害妇女逍摇法外。”

晚上，回到宾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李若诗那

美丽的脸庞和忧郁的眼眸总是不停地在我脑海中闪现。

我知道她并不是一个坏女孩。

尽管我心里对她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但我却暗暗告诫自

己，千万不能趁人之危。我知道她现在最需要的是真诚帮助。

但是奇怪的是，第二天李若诗并没有来上课。我心中暗

暗诧异，上课也是心不在嫣的，目光总是望着那张空空的座位

发呆。最后还没到下课时间便草草地宣布下课了。

第三天，第四天她仍然没来上课。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

·愿·



我一直没再见到她的身影。我 悦葬造造她也不见复机，晚上去海
滩上也寻觅不到的影子。好像她一下子从这个世界上蒸发掉

了似的。

是不是出什么事呢？

我心中暗暗觉得不妙起来。

转眼之间，为期一个月的辅导班已经结束了，学员们都收

到了很好的效果，创作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上完最后一节课，黄站长握住我的手说了许多感谢的话，

并热情挽留我在海岛上多玩两天再走。我本想婉言拒绝她，

但一想到李若诗，一想到那个美丽而苦命的女孩，我就忽然改

变了主意。我想，多呆两天也许可以打听到一点她的消息。

果然，在最后一天晚上十二点多钟，我的 悦葬造造机忽然将
我从睡梦之中唤醒了。

复机，悦葬造造我的竟是李若诗。
我又惊又喜，忙问她这段时间干吗去了，悦葬造造她都不复

机。

她告诉我说，自那天晚上她与我谈过话，回去后当晚就动

手去偷大头的帐本，不想被大头发现了，遭了顿毒打之后还被

关了起来。直到今晚，她才找到机会逃出来，并在几位知心姐

妹的帮助下偷到了大头的帐本，现在大头正在到处找她。

我忙问她现在在哪里。

她说在邮局外面的公共电话亭给我打电话。

我说你别走开，我马上就来接你。

放下电话，我一边穿衣一边跑下楼，直朝邮局赶去。

十分钟后，我到了邮局，但四下里静悄悄的并不见李若诗

的人影。

·怨·



该不是被大头他们抓走了吧？

我正暗自猜测，忽然从邮箱后面闪出一个人来，一把扑在

我怀中。我吓了一跳，低头一看，，正是李若诗。

“岳老师，我、我好害怕！”

她伏在我怀中颤抖着说。

我拍拍她后背说：“别怕，我会帮助你的，帐本带来了

吗？”

“带来了。”她掏出一个硬壳笔记本递给我。我翻开看

看，的确是大头的帐本，便说：“有了这个账本，他想不认罪都

不行了。我们快去派出所报案吧！”

李若诗点了点头。

我们正欲向派出所方向跑去，忽然两束刺目的汽车灯光

直射过来，令我们双目难睁。我暗叫不妙，果然就在这时，一

辆面包车“嘎”的一声停在了我们面前。

李若诗吓得脸色苍白，颤声叫道：“糟了，他们、他们追来

了！”

我忙把帐本装进随身携带的一个纸包里藏了起来。

果然，面包车还未停稳，便呼啦一下从车上窜下来十几个

手持铁棍的大汉，为首的正是专给李若诗她们拍皮条的那络

腮胡大汉。我知道他就是李若诗所说的大头。

我们还未回过神来，就已被几个歹街架上了车。

面包车又箭一般蹿上了公路。

不一会儿，我们被推下了车，带进了一间低矮阴暗的小屋

子，这里正是他们的发廊。

络腮胡大头拍拍李若诗的脸，皮笑肉不笑地说：“若诗，

我知道你是一时冲动才做出这种跟我作对的事。你现在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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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本交出来，我不怪你，还送你一万块钱，让你和这位小白脸

情人远走高飞去过幸福日子。”

原来他把我当成了李若诗的男朋友，我的脸不由有些发

烫。

李苦诗也豁出去了，狠狠地啐了他一口，瞪着眼，咬牙切

齿地道：“蓄性！你把我害得这么惨，想叫我放过你，做梦！

你就洗净屁股等着坐牢吧！”

络腮胡勃然大怒，抬手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李若诗一

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上。我忙扶住了她，对大头道：“她已

经把帐本交给了我，你们放了她，我就把帐本交出来。”

“不，不，不能把账本交给他们！”李若诗流着眼泪对我摇

头说：“他们这群坏蛋⋯⋯”

她话音未落，就已被大头一脚踹倒在地。

大头拍拍我肩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把帐本交出

来，我绝不为难你。”

我摇头说：“我要你们先放了若诗！”

大头脸色有些难看，突然一拳打在我脸上，将我鼻梁上的

眼镜击得粉碎。我顿时眼前一片模糊。

大头冷笑道：“他妈的，你还敢跟老子谈条件，胆子可不

小！”他对两个手一挥手，“搜他的身！”

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立即上前将我按在地上，在我身

上搜寻了半天，也没找到帐本。又将李若诗身上搜了一遍，仍

无结果。

大头无奈，只得先将我俩关起来。

待他们走后，我握住若诗的手说：“若诗，不用怕，很快就

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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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诗依偎在我怀中，叹了口气说：“但愿如此！”

晚上，大头又带人过来了，将我们打了一顿，我和若诗都

咬着牙关没出声。大头吩咐两上手下说：“再将这对狗男女

关一天，若再不说出帐本藏在什么地方，就把他们扔下大海味

鲨鱼去。”

若诗听了，吓得哭起来。我拥着她，替她拭干脸上的泪花

说：“别怕，若诗，明天一定会有人来求咱们的。”

“你怎么知道？”

“我已经报案了。”

“骗人！你什么时候报的案？”

我笑笑说：“我以前跟一位隐居在深山老林里的世外高

人学了一手千里传音的绝招功夫，运用这种功夫，有用任何通

讯设备也可以与千里之外的人通话。我们刚被抓进来，我就

运用这种功无跟派出所联络上了。”

“真的么？”

“当然是真的！”

看我一本正经的样子，她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

果然，第二天下午，我们正蜷缩在墙角里打瞌睡时忽然被

一阵警笛声惊醒了。

不大一会儿，我们的房门就被人打开了，走进来的正是两

名警察⋯⋯

事后，若诗竟真的以为我有什么“千里传音”的神功，一

定要的教她。但她哪里知道，那天半夜在邮局门口，我知道自

己逃不脱大头的手掌，慌乱之中把那本帐本装进一个纸袋，草

草写上派出所的地址，就塞进了邮筒。这封没贴邮票的信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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